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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

      俞新天

〔提   要〕在中国崛起成为全球大国的同时，中国民间外交也进入了

新时代。民间外交从人民外交而来，但已超越人民外交。民间外交与公

共外交并存，但有异同。特别应警惕对民间外交概念的“泛化”与“逆

化”。中国民间外交具有民间性、开放性、基础性、灵活性、独特的理

论性等全新的内涵，同时也临着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等外部挑战。为了推动和完善中国民间外交，中国人应更深入

了解和理解世界各国人民心理，拓宽交流对象，重点做国外中产阶级的

工作，以及探索建立政府与民间互动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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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四十年的奋斗和积累，中国已迅速崛起成为全球大

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际作用显著增强。随着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全面

发展，民间外交也水涨船高，进入了新时代。本文旨在厘清对民间外交概念

的认识，探索民间外交的新特点和新内涵，总结民间外交所面临的主要外部

挑战，并提出推动和完善中国民间外交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民间外交概念的澄清

对于民间外交的定义，本文认为：民间外交是由非官方的机构、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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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外国的非官方机构、组织

和个人；其活动配合中国官方外交的发展，或符合中国官方外交的趋势，促

进人民之间的友谊、理解与合作，为中国外交赢得国际民心民意的支持；通

过参与全球治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要强调的是，民间对外交流尽管丰富多样，纷纭复杂，但不是所有的活

动都可归入民间外交的范畴，要防止对民间外交定义的“泛化”和“逆化”。

例如，绝大多数出国留学、跨国婚姻、出国旅游、跨国贸易经商等都是私人

行为、商业行为，至多属于对外交流，不能随意定为民间外交。只有其中能

够配合中国官方外交，或符合中国外交趋势的活动才可以归入民间外交的范

畴。因此，所谓的“留学外交”等概念，是不准确的。[1] 把留学、婚姻、经

商等纯属私人的行为冠以“外交”之名，既不符合事实，也会使国外产生误解。

至于对民间外交认识的“逆化”，有“历史逆化”和“现实逆化”两种错误。

在“历史逆化”方面，有人把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在中国

建立红十字会等行为称为民间外交，并称“中方与这些具有政治色彩的民间

团体进行的民间外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 实在大谬

不然。西方派出传教士是一种殖民主义扩张行为，当时中国外交处于屈辱状

态，中国与西方的“民间团体”所进行的交往，具有文化交流的内容，但决

不是主权独立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民间外交不可相提并

论。在“现实逆化”方面，当下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如法轮功、“不同政见者”、

分离主义分子、恐怖分子等，利用中国开放的政策，与国外反华势力勾结，

损害国家利益，破坏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与民间外

交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应当在法律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原则下进行处理。

中国民间外交源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民外交”、“国民外交”，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

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的“人民外交”也存在其局限性。今天，

中国的民间外交已经超越了历史，站在了新起点之上。

中国民间外交进入新时代有如下三点原因：

[1]　见苗丹国：“出国留学与留学外交”，《世界教育信息》2015 年第 22 期。

[2]　丁莉莎：“试析影响民间外交的因素”，《边疆经济与文化》2015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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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大国。习近平主席说，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

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随着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将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1] 

显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仅是官方外交的任务，

而且也必须呼唤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投入。习近平还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民之间的心灵沟通和亲密友善，就是国家外交的基础。

这就对民间外交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世界各国期待中国民间外交更上层楼，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

生活、思想、行为和梦想，准确地预测中国的未来。许多人对中国仍有误解

或不了解，国际上某些力量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加上中国人自身也未及

时澄清和介绍自己，外界给中国贴上标签或者已经形成刻板印象，这些都是

中国外交的无形障碍。仅靠中国政府或官方外交来消除误解是不够的，更重

要的是依靠中国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国际交流沟通和言行举止，去直接

影响外国社会和人民。

三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的贫困发生率已降到百分之四以下，教育事业全面发

展，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2] 中国人民

的素质和能力空前提高，投入民间外交的热情和意愿空前高涨，如旭日喷薄，

江水奔流。

综上所述，中国民间外交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之上。民间外交与公

共外交两个概念最能反映当前人民参与对外交流的状况。两者之间有相同之

处：客观对象相同，要面向外国社会民众做交流沟通、争取人心的工作，从

性质上也都负有配合官方外交的使命和任务。然而，两者又有一定的差异：

从主体上看，公共外交既可由政府、官员来进行，也可委托中国民间或外国

民间进行，而民间外交则完全由中国民间进行；从性质上看，公共外交的战

[1]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定不移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新华网，

2013 年 3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3/19-115083820-z.htm。（上网时间：

2017 年 10 月 10 日）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 年 10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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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的性更强，而民间外交则因其民间性和广泛性，出现自觉配合外交和自

发符合外交等多种情况。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可通用，也在特定环境下可分别

使用。这两个概念成为研究热点，反映出中国成为大国、强国的需要，中国

人民参与对外交往的广度深度空前，标志着新时代已经开启。

二、中国民间外交的新特点和新内涵

今天，中国民间外交不仅具有世界各国“公民外交”、“公共外交”、

“多轨外交”的共同特性和表现形式，而且具有全新的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

中国民间外交的新特点不仅由许多客观存在的因素决定，而且也是由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中国政府与民间的互动而不断塑造的。

（一）民间性：社会与个人的迅速成长和空前的参与热情

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社会和个人的迅速发展，当代的民间性与计划经

济体制下的民间性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府、官员之外，还包括广大的具有

相当自主性的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中国人民配合支持官方外交的积极性

始终存在，然而今天的民间外交已经具有与历史完全不同的基础、规模和作用。

中国人的素质和要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民间外交提供了全新的

基础。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升至全球第二，人均 GDP 水平

也从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水平。九年义务教育惠

及 40 岁以下人群，在城市中大学教育已经普遍化。中产阶级迅速成长，据估

计有 2亿 ~3 亿人口。消除绝对贫困和城市化的政策还在促进新的中产阶级的

扩大。投入民间外交不仅是中产阶级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也是满足其精神需求、

贡献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求。

中国的企业（包括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国内外活

动如火如荼，为民间外交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民间组织的

数量屈指可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有着特殊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

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独立搏击，近

年来更大批走向国外，开展合作、并购，开拓海外市场，为“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树立了世界形象。根据民政部 2017 年 8 月 3 日发布的《2016 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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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70.2 万个，比

上年增长 6.0%。[1] 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活动中十分积极，并在其中发挥

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的智库在各领域对话中都十分活跃，极大地促进了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中国公民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立性增强，

许多青年成为国际志愿者，到贫困的国家和地区送医送药，帮助开展教育，

不仅推介了中国的形象，而且提升了自己的国际视野。

（二）开放性：中国全方位开放与人民的开放态度

民间性本身也意味着广泛性，它包括中国广大的多样性的地域，包括各

行各业各领域，包括男女老少不同人群，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成员。中

国幅员辽阔，人口庞大，其广泛性是客观存在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因素并不

必然转化为民间外交的行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例如许多客观因素在中国

一直存在，然而在改革开放前后其效果却截然不同。改革开放前中国相对封闭，

民间外交十分有限。邓小平打开了开放的闸门，把对外开放定为中国的基本

国策。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从沿海到内地，从经济到文化，从参与地

区合作到支持全球治理，从国际体系外的“造反者”变成国际体系内的参与

者和建设者，这才为民间外交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

民间外交的主体是人民，而人民对于世界局势和对外交往的态度是至关

重要的。近 40 年来，中国人民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对于开放的意义和中国

融入世界必要性的认识空前提高。对外开放锻炼了中国人，中国人也从对外

开放和国际合作中获得了实际收益。对外开放的道路并非一马平川，然而无

论是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还是中国从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中速发

展的“新常态”，中国人对于开放的肯定态度未曾改变，而且更加积极。中

国人明白开放也是双刃剑，也会带来许多副作用，但是不开放的危险性和危

害性更大。中国人吸取了历史教训：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现

代化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因

此他们持有拥抱全球化的立场，支持中国更深地融入国际体系，承担大国、

[1]　“民政部发布《2016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 截至 2016 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

织 70.2 万个”，《公益时报》网站，2017 年 8 月 8 日，http://www.gongyishibao.com/html/
zhengcefagui/12210.html。（上网时间：2017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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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的责任与义务。在近年来“反全球化”浪潮高涨的国际氛围下，中国人

的开放立场极大地支撑了中国外交，并且使民间外交的热情兴盛不衰，十分

难能可贵。

（三）基础性：民心永远是外交的基础

有学者认为民间外交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因为政府可能更迭改变，

但民心民意比较“稳定”。[1] 本文认为，“稳定性”一词应改为“基础性”

更准确，因为外国的民心民意也决非一成不变，但它始终是官方外交的基础。

在国际局势变化、热点问题频生的今天，民意的变化更加迅速，新媒体的普

及也加速了民意的变化。例如，据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特朗普上台

以来，全球公众对美国总统的信任度急剧下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对 37 国

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 22% 的人对特朗普有信心，49% 的人对美国抱有

好感。[2] 据全球民调机构益普索对 25国民众进行的调查显示，只有 40% 的受

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比去年下降了 24%。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为

49%，比去年下降6%。[3] 当然，民调不能完全反映民心民意，但可以作为参考。

无论民意是变好还是变差，它永远是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基础。正因为欧盟民

众对美国的评价恶化，黙克尔才能明确讲出，欧盟不能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

由于国际民意对中国的正面看法在增加，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才更有

底气。

（四）灵活性：方法多样，深入人心

民间外交可以充分发挥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的优势，采用灵活多样的

方法，开展中外交流沟通合作，与官方外交形成互补。民间外交札根基层，

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直击人心，为中国赢得国际民众的支持。总部设在上

海的民营企业中国华信，十多年来积极开拓在捷克的业务。长期以来，捷克

舆论对华并不友善，民众疑虑严重。然而华信迎难而上。例如华信在控股捷

克的一家特种钢公司后，采取了不裁员、不减薪的政策，使当地民众得到了

[1]　蔡拓、吕晓莉：“构建“和谐世界”的民间力量——关注中国民间外交的发展”，《学

习与探索》2006 年第 6期。

[2]　“皮尤说美国国际形象大跌”，《环球时报》2017 年 6 月 28 日。

[3]　“25 国民调：中国国际形象好于美国”，《环球时报》2017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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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惠。华信还斥资千万收购了濒临倒闭的捷克斯拉维亚足球俱乐部，使其重

获新生。这就赢得了捷克众多球迷的支持。2017 年 2 月 28 日，由华信出资

一千万欧元建设的中国—捷克中医中心大楼正式启动，将为捷克及其周边国

家提供中医治疗，为推动中医中药在捷克的合法化作出了贡献。

印度文豪泰戈尔曾访问上海，如今不仅他的雕像树立在上海街心花园，

而且他创办的香蒂尼克坦国际学校与上海晋元中学正式签订了校际交流友好

备忘录。2009 年两校开通了视频教学课程，其中包括瑜珈、太极和书法等传

统文化课程，为培育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探索了道路。

（五）独特的理论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民间外交的理论研究仍然不足。本文十分同意，深

化理论研究确为当务之急。但是，与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相比，

中国的民间外交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受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理

论的影响，民间组织和个人往往秉持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投身于此。

俄中友好协会举办中俄友好“民间外交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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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外交提出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

这就为中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十九大报告还指出“要

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维护国际公平正

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2]

这就要求中国人民在国际交往时，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对话协商，以便共

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除此之外，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

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

优越”。[3] 这可以被视作是民间外交的文化价值观理论，这就要求中国人民

学习和吸收世界一切文化的优秀价值观，也贡献中华文化的优秀价值观，形

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享价值观。

三、中国民间外交面临的外部挑战

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中国将抓住机遇，在未来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对外交流与合作也会更上层楼，民间外交必定乘势而上，

开创更辉煌的局面。但是，也必须清醒地分析和预见不利条件，正视未来可

能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中国威胁论”及狭隘民族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的速度越快，实力越增强，国际影响力越大，“中

国威胁论”的声音就越响。“中国威胁论”首先在美国诞生。根据西方列强

在国际体系中竞争的规律，新兴大国必然挑战既定大国，最后以武力达到权

力更替的结果。由此形成的现实主义理论广为传播，不仅在西方国家根深蒂固，

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和民众有着巨大的影响。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　同上。

[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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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受到重创，与中国和新兴国家的增长相比，

西方国家的力量相对下降，于是“中国威胁论”更加甚嚣尘上。特朗普上台后，

大讲“美国优先”，助长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声势。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争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

人民为此而感到自豪，其民族主义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特别在新兴国家和

中国周边的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进步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民族主义更加强烈。然而，一些人头脑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也在滋长，盲目自

尊自大、排外、不宽容等情绪出现。尤其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存在领土和

海洋争端以及现实利益矛盾，这更会激起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应，而且通过媒

体（特别是新媒体）加以放大。“中国威胁论”并非只表现在政治军事安全

问题上，也表现在中小国家民众担心“中国控制其经济命脉”、忧虑“中国

文化殖民主义”等。这些错误的认知不仅因西方某些势力和媒体的渲染而加剧，

而且也因历史形成的误解而根深蒂固，短期内很难消失。

（二）“中国危害论”与新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是现代社会中始终存在的一股思潮。它认为统治阶级具有颓废

腐朽没落的特性，因而必然会被人民的崛起而取代。与真正推动社会和历史

前进的人民运动不同，民粹主义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的反对历史前进

的思想和运动。它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在全球化的中心反全球化。美国和欧洲是全球化的领导者和推动

者，30 多年来全球化狂飙突进，与此同时问题也堆积如山。全球化和自由化

加速了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差距。近 20 年来，新兴国家富裕阶

层收入的中间值在渐进式增长，而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收入平均值却未增长。

发达国家的政府本应加大投入改变现状，但是美欧多国债台高筑，财政捉襟

见肘，使人民灰心失望。

其次，空前的反建制与反精英情绪弥漫。新民粹主义反对“进步主义”，

即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联手为人民指方向找出路，认为不如依靠自己。这与

现代化的科层制（官僚制）和理性主义背道而驰。由于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草根精英和网络领袖的号召力大增，传统精英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更使民粹

主义如虎添翼。民粹主义尽管能煽动广大民众情绪，却不能为国家和人民带

来真正的进步和良好的结果。例如美国金融危机后组成的茶党，对“占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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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街”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美国债台高筑、虚拟金融高涨的危机。

“西亚北非动荡”的发起国家突尼斯至今陷于内部混乱之中，人民的生活未

能得到改善。

最后，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合流。左翼民粹主义历来以工人、农民、少

数族裔等底层民众的代表自居，主张平等、公正和人权。右翼民粹主义持有

保守的保护主义和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经济政策上突出反对移民，维护国

内就业，鼓励产业和资本回流等。但两者目前在反全球化、实行保护主义方

面却左右合流，声势因此也更加浩大。

中国在全球化中受益多，又在推动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因而成为世界各

国民粹主义的众矢之的。左翼民粹指责中国“破坏环境”、“输出社会不公”、

“破坏劳工待遇和人权”；右翼民粹则在主权安全问题上发难。在亚洲、非

洲和拉丁美洲，许多中国企业精心经营，不但为促进中外经贸关系做出贡献，

而且更加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严格遵守所在国的环保、劳工法规，加快员

工和管理人员的本地化步伐，培养了当地人才，改善了人民生活。然而，在

各国都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以有色眼镜盯着中国企业，指责

本国劳工的待遇不如中国员工，“破坏环境”，没有尊重当地文化，甚至以

“主权”“安全”为由阻挠能为本国人民造福的重大工程。在它们背后，经

常能看到西方势力的插手。各国的反华反动势力往往把中国作为“替罪羊”，

以此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和指责，而民众容易轻信误判。

（三）认同危机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目前世界各国认同危机突现，成为紧迫而严峻的课题。认同是从个人身

份开始，进而达到群体的归属，包括文化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国家

认同等丰富内涵。认同涉及价值观的赞同，但比文化和价值观更加广泛深刻。

英国与欧盟各国、美国的白人和少数族裔，在价值观上并无太大差异，然而

却因认同分歧产生矛盾冲突，甚至分道扬镳。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民族众多，

宗教多样，它们经漫长的历史形成，具有持久性。但在现代国际体系中，民

族国家（nation state）成为基本单位，因此各国政府都将领土内存在的各

个民族集团 (ethnic group) 整合成国家民族 (state-nation)，例如印度大

力构建“印度民族”。国家民族这一现代化的产物，与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

民族集团之间，存在着张力，既表现在政治、法律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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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心理方面。[1] 今天所有国家都在国际体系中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于是

又出现了第二对矛盾与张力，即国内问题与外国影响（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安全和文化等）之间的紧张。其中占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

巨大，跨境民族、跨国宗教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有的国家政府都面临着

认同问题的挑战，努力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国内的认同与融合。

然而认同与整合的失败往往为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建造温床。在不少发

展中国家，民族、宗教、阶级或地区的差异造成身份的鸿沟，形成了互相排

斥甚至充满冲突的状况。失败的国家使人民丧失了信心。经济停滞不前，失

业严重，青年人看不到希望。中东地区3亿多人口生活在容易发生冲突的国家。

理想破灭的人群是孕育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温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

埃及、土耳其、也门和巴林等国都出现了愤怒的青年，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干预，

使情况雪上加霜，积重难返。例如美国 2003 年发动伊拉克战争，造成了伊拉

克国内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的可怕后果。西方国家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使利

比亚长期陷入混乱、暴力和内战。这就是“伊斯兰国”组织能影响和吸引如

此多中东青年的原因。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又借着全球化的便利渗透到世界

各地，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恐怖主义事件，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

当然，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超越国界，以上思潮也蔓延至中国，部分中

国人也会有意无意地被其俘获，破坏健康发展的中国民间外交。其中有的人

追随错误思潮，与国外境外的敌对势力沆瀣一气，反对中国；有的人自诩正义，

倡导“以恶制恶”，不但不能有效打击敌对势力，反而败坏了中国民间外交

的声誉；还有的人接受错误思想，发泄自己的不满和怨气，结果却不利于中

国民间外交的大局。我们同样应当警惕和批判这些错误思潮。

四、推动和完善中国民间外交的思考

中国民间外交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经验，但相对于时代的要求、国

家的发展和各国的期待，仍然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中国的民间机构、组织和

[1]　安东尼·史密斯：“文化、共同体和领土：关于种族与民族主义的政治学”，载李

义天主编：《共同体与政治团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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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走出国门时日较短，对世界各国的了解和理解仍然不够，参与全球治理

的机制和活动刚刚开始，不仅应当在加强实践和国际合作中学习提高，也必

须客观认识自身的弱点与不足，克服内部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一）深入了解世界，提升大国国民风范

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宗教、文化丰富多彩，千姿百态，要了解和理解十

分不易。俗话说，眼见为实。现在大量中国人走向海外，确实眼见外国情况，

但是离深入了解与理解还有很大距离，甚至还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例如，

人们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实际上它们在发展程度上大相径庭，有

的在人均收入上远超中国。中国自 1975 年起连续派遣医疗队到摩洛哥，2013

年派出的第13批医生全部来自上海。医生们发现摩洛哥属于中等发展中国家，

除本国医疗人员外，还有大量国外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医疗援助，并不

属于“缺医少药”的最不发达状态。问题在于医疗资源集中于城市等条件较

好的地区。于是中国医疗队便主动去条件艰苦的地方，为贫困人群服务，受

到了热烈的欢迎和赞扬。但是，摩洛哥人不承认接受医疗“援助”，只肯讲“合作”

关系。上海医疗队尊重当地人的心理，多赞扬摩洛哥的成绩，使双方的友谊

愈加深厚。医疗合作为 2016 年建立中摩战略伙伴关系作出了贡献。人们只能

通过自己的文化去认识其他文化、宗教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不可避免，

或曰误解是走向理解的桥梁，问题是要意识到自己存在误解，并准备克服它，

走向真正的理解，特别要强调去理解别国人民的心理。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数千年一脉相承，对于邻国乃至世界有重大的影响，

因此有些中国人自高自大，唯我独尊。应当看到，邻国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

但在很多方面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例如韩国的“端

午祭”申请到世界文化遗产，有些中国人不问青红皂白加以反对，其实它与

中国的端午节不同。前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曾写道，“自诩博大”是中国人

普遍的心理写照，认为中国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1] 

旁观者清，他的批评有一定道理。有些中国人看待事物的立场源于中国文化

中心论，尽管它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中心论，但也同样是错误的。它

[1]　［韩］金夏中：《腾飞的龙》，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 年，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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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损害民间外交的平等交流，而且也阻碍中国的创新与前进。

各国之间除了文化本源的差异以外，还有历时性差异，即是否具有现代

化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城市化以及大众流行文化等。中国在过去近 40 年来现

代化取得了巨大进展，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文化娱乐，与以往迥异。有些中国

人具有暴发户心态，轻视现代化后进的国家，而对西方发达国家盲目崇拜追随。

应当看到，新兴国家如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如越南、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

甚至非洲许多国家都在现代化道路上快速奔跑，前景光明。而且各国有自己

的特殊优势和禀赋，已经或未来有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国，中国人应当充

分赞扬和肯定别国的进步，并且虚心学习，互相促进。

民间外交面临参与全球治理的新任务。中国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必须

树立全球视野，学习借鉴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配合中国官

方外交，积极投入各项活动。其实，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积极走向世界，

并在各个专业领域内取得越来越多的成绩，赢得了更好的口碑。问题在于，

在参与全球治理时，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不仅要发挥和依托本身的优势和

专长，而且要扩大眼界，加入到世界推进重大项目的事业中去。例如，上海

国际问题研究院作为知名智库，已经在北极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为了参与全

球治理的进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又配合中国政府，制订参与北极治理的

政策，参加国际上官方与民间关于北极治理的对话讨论，作出了贡献。又如，

自 2002 年起，上海先后派遣了 8 批共 87 名青年志愿者参加援助老挝计划。

这些青年在英语教学、体育、电脑、医疗卫生、农业方面学有专长，然而要

参与联合国倡导的扶贫援助计划，他们还必须了解老挝的状况和政策、联合

国的原则和要求，以及提升自己的组织能力、交流沟通能力等。

（二）拓宽交流对象，广交深交新朋友

传统的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接受政府委托的任务，一般来说交流沟通的

对象是精英，例如前政要、智库专家、大企业家、社会名流等。而政府开展

的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其主要对象仍是各国精英。处于新时代的民间外交

则应大大拓宽交流的对象，以便与官方外交形成更大的互补。民间外交的主

要对象是外国的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从理论认识上来说，今后交流沟通

的主要对象是国外中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国家中，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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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人口的半数以上，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使得消费增长、经

济发展、政治稳定。中产阶级包含以下三要素：一是中等收入，生活优裕；

二是从事非体力劳动职业；三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过去三十年中，发展中

国家很多人脱贫，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十分惊人。著名专家霍米·哈

拉斯在最近的研究报告中估计，占世界总人口的 42% 的 32 亿人，现在已跻身

全球中产阶级。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口不过十几亿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中产

阶级总数已超过发达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每年增加 1.6 亿人，再过

几年世界多数人将成为中产阶级，这在历史上还是首次。当然，中产阶级的

增长因地而异，亚洲将是主要的增长地区。哈拉斯预计，今后几年将有 10 亿

人跻身中产阶级，其中 88% 在亚洲。[1] 中产阶级虽然被称为阶级，但与传统

的阶级概念不同，它包含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很多阶层因与高科技和新产业

联系而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些阶层因从事媒体、教育、医疗、法律、文艺、

管理等职业，而对社会民意具有较大的影响。

中国人在开展民间外交时，应当更好地认识中产阶级的要求和中产阶级

社会的特点。中产阶级既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石，也可能因对现状不满、期

望落空而成为动荡甚至暴力的根源。美欧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连年收入停滞，

不满愤怒，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也因期待过高而走向失望，容易产生前文

所述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国民间外交进入新时代，以中产阶级作

为主要交流对象是一大标志。然而，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未消，全

球经济增长乏力，中产阶级处于巨变之中，失望挫败情绪增长，中国民间外

交也会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和准备仍然不足。

中产阶级阶层很多，人口巨大，工作从何入手，才能事半功倍？答案是

从草根精英入手。在中产阶级社会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传统精英的地位相

对下降，草根精英的地位相对上升。这不仅因为社会进步和民主制度鼓励民

众更多地参与各项活动，而且因为中产阶级具有更强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治理

的意识和能力，于是产生了大量的新精英或草根精英。新媒体的应用也催生

[1]　 Mosés Naím, “The Uprising of the Global Middle Class,” The Atlantic, August 25, 2017,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8/global-middle-class-discontent/535581/.
（上网时间：2017 年 10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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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扩展了草根精英。新精英或草根精英主要包括网络领袖、社区领导、非政

府组织创始人、中小学教师、中小企业主、律师、演艺界人士等。他们直接

联系民众，拥有成千上万的粉丝，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中国人在开

展民间外交时应当广交深交草根精英这样的新朋友，同时这些新精英多半也

都是中青年，而争取中青年的人心也是获得未来的保证。传统精英仍然有其

重要意义，也需要不断工作，达到可持续发展，但这可由官方外交和公共外

交主要来承担。民间外交如果能做好草根精英的工作，进而辐射广大中产阶级，

不仅对于官方外交是极好的配合与互补，而且能为中国软实力的升级做出贡

献。

（三）政府与民间建立互动新模式

民间外交具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自觉配合中国官方外交，即由各级

政府发动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委托它们从事特定的对外交流沟通活动；

另一种是民间机构、组织和个人自发的活动，符合中国官方外交发展的潮流

和趋势，也被纳入民间外交。所谓民间外交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即两种形式

都蓬勃发展，各显其能，充分展示中国人参与国际交流和全球治理的热情、

才能和力量。然而，现在政府和民间对这一新情况的认识不足，缺乏准备，

还未摸索出官方与民间互动的新模式。

政府具有领导、组织和引导的重要作用。政府委托民间机构、组织和个

人从事特定的对外交流沟通的任务，由来已久，经验丰富。但是，面对今天

空前广度和深度的争取国际民心的紧迫任务，以及国内民间机构、组织和个

人井喷式地繁荣兴盛及参与意愿，各级政府经常显得手足无措，难以应付。

例如民间外交的重镇上海有 16 个区，目前仅有 3个区设有区对外友好协会。

在空缺对外友协的区，民间外交工作与外交外事界限不分，甚至被取代或淹没。

即使在已设对外友好协会的区，没有明确的编制，缺乏相应的资金，扶持政

策和措施很少，对民间外交的组织和领导相当无力。

对于自发的民间外交如何组织和领导，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新课题。

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创业，人们跨国定居结婚，学生老师求学任教海外，他们

肯定是文化交流的使者，但不一定负有民间外交的任务。然而，由于中国外

交的积极拓展，例如“一带一路”倡议覆盖欧亚大陆各国，有的人也因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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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贡献，成为国与国交流的友好桥梁，这也符合中国外交的潮流和趋势。各

级政府应当敏锐地发现他们，充分地肯定他们，并给予适当的精神鼓励和物

质支持。这种形式过去少见，今后将层出不穷，各级政府如何对待这一新现象，

还没有成熟的做法和机制。应当看到，中国外交是党领导下的伟大事业之一

部分，凡能从事民间外交活动，符合中国外交潮流和趋势，拥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国家强盛、人民友好、和平发展的华人华侨，都应获得尊重和肯定。

当民间外交发展到队伍庞大、领域众多、涉及各国之时，传统意义的完

全整合、绝对步调一致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可能不利于新生事物发挥主动性

和创造性，因此可以采用宏观引导和分管部门具体支持相结合的方式。中央

政府将把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纳入大外交的视野，定期发布外交总结和趋势

报告，让海内外中国人更加清楚中国外交的方向和趋势，以便更好地加以配合。

可以成立各种基金会，奖励和鼓励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优秀成果、组织和

个人，为民间外交树立典范和榜样。分管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职责，联络和

支持相应的民间外交机构、组织和个人。工商联和行业协会应当联络企业（包

括国营和民营企业），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活动。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更多地关

注本地区走出去的智库、学校师生、友城活动中的民间往来等。侨办应当关

心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华人。中国使领馆最了解第一线情况，最有权威和优势

整合在该国开展的民间外交活动。近年来中国举办的“中华文化之光”等活动，

表彰在世界上传播中华文化的优秀人物和感人故事，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

多彩的民间外交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值得表彰褒奖的领域不可胜数，亟待关注。

可以预见，民间外交这样人民性、群众性的事业，难免出现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的问题，但是瑕不掩瑜，依法处理问题，满腔热情地欢迎和讴歌人民参

与民间外交的创举，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它，才是正确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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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Chinese Approach to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Xu Xiujun

The new change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ave not only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participation, but have also increased its risks and challenges. The 
opportunities are mainly due to diversification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concept, new 
developments of global rules and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emerging count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owing impeding forces, the limited role of supporting platforms, 
and the rise of uncertainties have increased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articipate more effectively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overnance 
concept of wid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China should, 
in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give priority to global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genda setting and economic security protection in key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s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Yu Xintian

China’s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has entered a new era with its rise as a global 
major power. Originating from the people’s diplomacy,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has transcended it in modern times. While coexisting with public diplomacy, people-
to-people diplomacy has som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nd is thus susceptible to 
over-generalization or distortion. The current Chinese people-to-people diplomacy 
features a non-governmental nature, openness, essentiality, flexibility, and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but is also confronted with such external challenges as narrow 
nationalism, populism, extremism and terrorism.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s 
through this channel of diplomacy, it is vitally necessary for Chinese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mentalitie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of diverse backgrounds, in particular the middle clas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explore new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ociety.


